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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宛子煜

从明星真人秀和素人真人秀的角度
浅谈“真人秀”信息传播的信度

■文/张洁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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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电影中的音乐符号与功能

真人秀节目是基于电视媒体产生

的一种全新的电视形式，它强调节目

嘉宾个人反映与行动，兼具休闲娱乐、

生活服务、才艺展示等内容和功能的

综合性节目。按照节目嘉宾的类型，

可以分为明星真人秀与素人真人秀。

本文从这两种真人秀节目的发展、对

比和融合出发，讨论不同真人秀节目

的可信度。

早期“素人明星”真人秀的信度

真人秀节目最早起步于西方电视

媒体，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

了邀请真人嘉宾参与，具有真人秀雏形

的电视记录节目，到90年代完全成熟，

出现了最早的一批“素人明星”真人

秀。这批节目将节目嘉宾等真实反应

与台本设计相结合，填补了电视剧与记

录节目之间的空白，在观众之中具有较

高声誉和信度。

真人秀节目在 70 年代开始兴起，

90年代，编导约翰·德莫尔以一款名为

《老大哥》的荷兰真人秀掀起了真人秀

节目的狂潮。德莫尔以一场4男4女共

同在沙漠生存两年的美国特技表演为

灵感，将4个男人和4个女人锁进一个

巨型玻璃屋里，推出了经典意义上真人

秀的鼻祖——《老大哥》。这一真人秀

节目采用素人真人秀等形式，一群年轻

漂亮的男女被锁在一幢房子里共同生

活100天之久，在此同时二十余台摄影

机全天拍摄并转播参与者全部的所作

所为，参与者和观众每周会票选最不受

欢迎的人离开房子，最后留下的胜出者

可以得到巨额现金奖励。在节目播出

的 1999 年，全球娱乐业尚未区分出严

格意义上的“明星”与“素人”，这群在报

名后经过选拔的漂亮青年男女较为符

合当前娱乐业对“素人”的定义，同时或

多或少也具有成为电视“明星”的潜质，

可以被称为“明星素人”。《老大哥》与德

莫尔收看的电视纪录片相比，已经具有

了日后真人秀采取的记录加编导模

式。尽管还没有完整的台本，但与单纯

记录玻璃房中发生的事情的记录相比，

《老大哥》真人秀的内容多多少少都经

过了编导的设计和剪辑，它将真实的生

活经历和戏剧化的叙事方式结合起来，

节目中既有展现“素人”日常生活等部

分，也有按照剧本情节表演的部分。由

此，真人秀节目也具有了信度和效度等

问题，从而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收

获了很高的收视率。其中，信度是指传

播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没有信度的真人

秀节目必然会失去“真”的意义。这样

违背真人秀设计初衷的节目没有任何

价值，也不可能收获高收视率或观众的

欢迎。效度则是指传播结果的有效性

和准确性，单纯强调信息的可信度、一

致性和可重复性，而忽略了信息传播的

效率。

在《老大哥》外，这批早期节目还包

括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出的《生

存者》、法国M6电视台推出的《阁楼故

事》、美国福克斯电视网推出的《诱惑

岛》等。作为早期的真人秀节目，其中

的嘉宾同时都兼具明星与素人的特点，

节目的环节和设计也兼具电视记录影

片和娱乐节目的特质。例如《生存者》

中的16名参与者要在4个多月的时间

里，克服热带雨林的种种障碍，依靠自

己在这里获取事物和庇护所，像原始人

一样生存下去；《诱惑岛》兼顾了生存探

险和恋爱类型，参与者要在加勒比海的

某个岛屿上与单身异性自由约会，活动

内容包括呼吸器潜水、探险和骑马等。

其中的参与者角色尽管没有演艺明星

的身份与光环，也没有经过系统的歌舞

训练，但电视媒体将他们作为节目的主

角时，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公共文化

领域中的公众人物，以及文化工业中可

以流通的商品，在电视生产和消费的经

济中流通。这样一来，《老大哥》也模糊

了传统信息观念中信息与娱乐、真实与

虚构、公共话题与私人生活的界限。在

这批尚未模式化的真人秀节目中，兼具

纪录影片和情节剧的独特娱乐形式带

给观众未曾体验过的新鲜感，观众一般

将节目内容当作真实可信的，他们沉浸

在对参与者生活与角色的讨论中，放弃

了深究其中信息信度的问题。

明星真人秀的信度问题

新世纪后，伴随着真人秀节目的传

播范围越来越广，资本主义市场的“造

星”工业也日趋完善，区别于素人真人

秀的明星真人秀节目也逐渐兴起。明

星真人秀节目最大的亮点在于是节目

的参与嘉宾都是在娱乐圈中具有一定

知名度的明星。在资本逻辑盛行的市

场环境中，明星真人秀节目充分利用了

“明星”本身所带来的粉丝效应和流量

特质，比素人真人秀节目拥有更高的收

视热度和广告份额，因此在刚推出时十

分的受欢迎。例如美国广播公司的明

星舞蹈竞演类节目《与星共舞》、运动竞

赛类节目《与明星溜冰》、联合派拉蒙电

视网与权威的时装杂志《世界顶级模特

泳装秀》推出的时尚模特类节目《美国

下一站天后》、《世界顶级模特泳装秀》、

《全美超级模特新秀大赛》、美国音乐电

视推出的造型节目《阿希礼·辛普森秀》

等等。在国内，自 2013 年起，真人秀综

艺也呈“井喷式”爆发，央视一套的《出

彩中国人》、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

浙江卫视的《奔跑吧，兄弟》、东方卫视

的《女神的新衣》、青海卫视的《我是传

奇》都采用了全明星阵容模式，其中的

内容包括了体育运动、家庭关系、时尚

搭配等多个领域，上星后获得了良好的

收视率和观众关注。

然而好景不长，在明星真人秀成为

高度同质化的节目模式之后，节目模式

雷同，同质化现象严重，许多知名度欠

佳的演员与歌手都想借节目表现扩大

自己的影响力和曝光度，为自己在娱乐

圈建立曝光度与个人社会资本；而具有

高知名度的明星也想在节目中巩固自

己的人设并吸取新粉丝。因此，当所有

参与者都想在明星真人秀中营造自己

的良好形象时，真人秀节目中的刻意编

排越来越多，所有参与者都在其中扮演

着品德良好的角色，真人秀节目变成参

与者演绎“人设”的最佳场景，其中的

“真实”元素逐渐缺失，极大影响了节目

的信度，更影响了观众对节目的期待。

相对地，一些不需要为参与者刻意打造

良好形象的素人真人秀，逐渐以良好信

度夺回了市场。

明星真人秀的“返璞归真”

与早年间以无限放大“秀”的成分

作为噱头不同，无论是明星真人秀，还

是素人真人秀，在如今都开始更多地采

用纪实手法，逐渐转向发掘“真”的元

素，让“真”成为节目的核心点。明星真

人秀减少综艺环节的设置与干预，或者

采用明星搭配素人的方式，或直接将明

星当作素人来处理，通过趋近于普通人

的角色状态，在真人秀大环境中寻求节

目信度的突破。前者例如江苏卫视的

《明星到我家》，节目组邀请黄圣依、张

柏芝、秋瓷炫、李金铭等著名女影星，以

“媳妇”的角色住到云南的普通农户中，

进行三个月的农村家庭生活体验，女明

星们不仅要完成种田、喂猪、洗衣和做

饭等“素人”任务，还要以家庭成员的身

份与素人共同生活，面对婆媳、妯娌之

间的人际关系考验。这档节目重新让

“真人”成为真人秀的核心，明星能够在

适应新生活的过程中与素人平等地展

开合作和对话，从而展现出真实的一

面；而素人则在普通的生活中让精彩的

故事顺其自然地发生。素人与明星的

结合，让以明星为主的真人秀节目关注

到明星的普通人一面，也让观众关注到

普通人与明星之间的相似之处，从而发

掘“真人”身上的美好品质。正是基于

明星与素人的真实参与、真实互动，节

目的“真实”性突显，更贴近于普通人的

生活。可以说，在这样一档没有明确规

则的节目里，导演组对节目流程的干涉

更少，他们提前考虑好种种可能性，然

后将戏剧性叙事发挥的空间留给了自

然的生活发展动态，从而获得了更高的

信度。

后者如湖南卫视的《中餐厅》，这档

节目在内容上更加弱化了环节和话题

预设，在统一的任务下给予了节目嘉宾

相当大的自由度，节目组邀请不同身份

的明星作为中餐厅合伙人加入节目，但

节目进程不再围绕着“环节”和“任务”

展开。“合伙人”们要向知名素人厨师学

习厨艺，学成之后从买菜做起招待来餐

厅用餐的客人们；同时更加趋向于发掘

和重现拍摄地的自然与人文底蕴。此

外，明星真人秀节目参与者身份比较特

殊，但其中的“明星”并不仅仅指向大众

所熟知的演艺明星，也逐渐指向了各行

各业中的杰出者，具有深广的社会辐射

范围，也增强了节目的信度。在《中餐

厅》最新的第五季中，节目的“新晋合伙

人”不仅包括演员宁静、龚俊和歌手演

员黄晓明，还有来自四川理塘的“网红”

牧民丁真珍珠、以及身负“华为二公主”

光环，刚刚以明星身份出道的姚安娜；

参与节目的“飞行嘉宾”则邀请了李小

鹏、刘璇、田卿、王明娟等湖南籍的奥运

健儿，以及为抗击疫情作出杰出贡献的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医疗工作者。这档

节目没有刻意安排环节打造明星的人

设，而是充分发掘明星本身的闪光点，

以真实的人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并

以真实的情境激起受众的共情。在这

种情况下，明星嘉宾在镜头前呈现了

放松和自然的状态，与此同时，节目也

呈现出了生活最本真的样子。例如，

演员龚俊由于在学做菜的环节选择了

最难处理的湘菜小龙虾，在之后的节

目中便耗费了很长时间在对小龙虾的

预处理上。其他明星艺人聊天、接待

客人、在镜头前展示自我与个性时，龚

俊就像普通厨工一样一直在镜头外，

坐在板凳上对着两个巨大的水盆刷

虾，并对镜头坦言“以后再也不想看见

小龙虾了”；丁真由于自己的普通话不

好，一直负责采购蔬菜的环节，在黄晓

明与宁静的坚持下终于鼓起勇气面对

顾客，与姚安娜一起给顾客拨打邀请

电话，还兼顾了上菜，展现了其从腼腆

沉静到勇敢面对的内心转换。在光鲜

亮丽的一面之外，明星在参与一般体

力劳动时紧张、疲劳和厌倦的一面也

被摄像机完整地记录了下来。这一细

节，体现了《中餐厅》将纪实风格做到

了极致化，将真人秀打造人设的环节

还原为完成任务、进行劳动体验本身，

节目风格逐渐从极强的设计感和环节

感逐渐转向了充满生活情趣的文化

感。明星在节目中接地气和真实的生

活状态极为可信，很容易让观众产生共

鸣，与此同时，明星可以通过这一方式

向观众展示更为真实的自己，粉丝也能

在台本安排之外更加全面地了解自己

喜欢的明星，实现一种更为“真实”的了

解。这样的拍摄方式令明星真人秀节

目与人文类纪录片的界限愈发趋近和

模糊，这也正是明星真人秀节目意识到

“真实”度对于获得受众吸引的重要性

后的一种选择。在快节奏的日常生活

中，一档邀请明星参与素人“慢生活”的

真人秀节目不仅能满足观众对消遣娱

乐的需求，还能在不同类型的生活中摆

脱同质化、流程化的节目特质，并赋予

节目积极向上的价值导向和良好的传

播信度；参与的明星和媒体也可以通过

合作达到双赢局面。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在

读本科生）

贾樟柯电影的风格构建与音乐符

号发挥密不可分。他使用了一种完全

不同于第五代导演的流行音乐，偏离

了学院派音乐那种纯净、协调的中立

标准，具有浓郁的人物情感与地域空

间特色。第六代导演在电影中使用全

新的配乐不足为奇，但在贾樟柯的电

影中，音乐不仅仅是电影风格的一种

构成要素，还是构筑造型形式必不可

少的电影语言；尤其是大量流行歌曲

和有源音乐的插入，对于影片深入表

现人类现实生存状态的命题到了重要

作用。

流行音乐：现实空间的

描绘与情感基调的渲染

流行音乐源于大众文化之中，在

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群中显现出

超越具体范围的一致性，具既有强大

的文化整合力, 又有明显的时代感。

作为一种诞生于现代、批量生产、易于

复制和传播的文化消费产品, 流行歌

曲最初经常作为电影的宣传曲和推广

曲参与宣传，但很少在电影中作为背

景音乐使用。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

流行音乐流行的时间和地域时具有明

显局限性的，它们可能在一夜之间席

卷大街小巷，并很快为新的音乐所取

代，往往具有极高的时代辨识度。也

正是因为如此，电影配乐中对流行音

乐的选择往往非常谨慎。

然而，贾樟柯的电影却善于借助

包括流行音乐在内多种通俗文化的表

现形式，将流行音乐与电影中途经主

人公生活的县镇面貌相结合，不仅能

够强化叙事的空间感，该地区的特征

显露出来；还可以通过流行音乐的记

忆，把区隔的社会空间整合为共通的

情感音符；在对主人公的茫然纠结情

绪的渲染中，使把分离的地域经济熔

铸为相同的听觉记忆。在制作早期电

影时，贾樟柯在声音处理上甚至曾因

为流行音乐与录音师林小凌发生冲

突。据贾樟柯回忆，在混录时他希望

录音师在音乐中加入大量的街道噪音

和流行音乐，但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

庭的林小凌从小学古典音乐，他无法

理解贾樟柯“粗糙”的生命经验。尽管

如此，贾樟柯依然利用街道上的各种

音源与有限的背景配乐，为影片加入

了大量流行于 90 年代一个北方小县

城中的音乐，特别是选择了剧情发展

的1997年中小镇上卡拉OK文化中最

流行、最有代表性的几首“下沉”的歌

曲，譬如《天空》、《心雨》、《爱江山更爱

美人》、《大姑娘美大姑娘浪》、《霸王别

姬》等等。这些歌曲不仅契合这位主

人公小武在以偷盗为生的生命经验里

茫然无措、时而积极时而消沉的起伏

心绪，也表现出汾阳小县城上人们的

整体生存状态。《天空》出现在小武满

心欢喜的时候，也十分契合梅梅的经

历。在“我们天空/何时才能成一片/

我们天空/何时能相连”的追问中，短

暂找到契合的两人暂时沉溺在脆弱的

爱情中，忘记了生活的艰辛。同样，

《大姑娘美大姑娘浪》中的“我东瞅瞅

西望望/咋就不见情哥我的郎/郎呀郎

你在哪疙瘩藏/找得我是好心忙”也以

轻松俏皮的乐调烘托出小镇爱情的主

题；《心雨》中的“想你想你想你想你/

最后一次想你/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

人的新娘/让我最后一次想你”则在忧

郁的旋律中体现出一种淡淡的忧郁氛

围，也向观众暗示了两人爱情的悲剧

性结局。最后，所有爱情主题依然归

于最早被发现的一批“小镇青年”内心

的困顿与迷惘之中。《爱江山更爱美

人》中“爱江山更爱美人/哪个英雄好

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

情四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

不罢休”则显现出一种无法超脱现实

却令平凡人难以割舍的英雄情结，是

一种经济快速发展的潮流中逐渐发觉

自身已经落后于时代，却无法割舍过

去生活方式的怀旧与自恋情绪。

之后，在电影中广泛应用大量流

行音乐的传统在贾樟柯的电影中持久

地延续下来，从如《山河故人》（2015

年）、到《江湖儿女》（2018年），贾樟柯

在对流行音乐的使用中始终对电影声

音保持着深刻的思考和自觉。贾樟

柯先后使用了《火车向着韶山跑》、

《咱们工人有力量》、《年轻的朋友来

相会》、《成吉思汗》、《我的中国心》、

《黄土高坡》、《冬天里的一把火》、《站

台》等十几首流行音乐，这些流行于

80年代的经典“金曲”不仅表情达意,

奠定了影片的平民史诗气质；而且把

不自觉或难以言说的个体体验，转化

为以歌词和旋律传达出来、具体可感

的声音符号, 以特定时代的流行歌曲

唤起了观众的个人记忆和时代感觉，

从而将一个特定年代的情感记忆转

化为可触的现实空间。《山河故人》中

香港歌手叶倩文的《珍重》还在不经

意间描绘出女主人公沈涛在两位男

主角之间艰难抉择，从小县城走向世

界的过程中经理的坎坷命运，营造出

物是人非的怀旧基调。 贾樟柯在他

的电影中使用大量流行音乐，并非出

于个人喜好的选择，而是为了在纪实

美学风格基调中描绘特定的现实空

间，并为这些特定空间中感慨万千却

在镜头前频频“失语”的角色选择了

表情达意的“语言”。

有源音乐：城镇文化发展的

展现与现实主义风格的支撑

在电影中，有源音乐泛指一切具

有实体媒介、在电影场景中“客观”存

在的音乐。它直接指向特定空间，具

有很强的现场感强；在实际拍摄中往

往来源于现场收音，因此音质相对于

在后期制作“主观”中加入的无源音乐

而言会稍显粗燥。与有源音乐相比，

电影中的无源音乐往往具有更强烈的

主观情感倾向；然而贾樟柯的导演意

识却往往主要由场景中的有源音乐体

现出来。他不仅长期使用同期录音，

在声音的后期制作和混录时，还往往

要求制作人员将有源音乐加强，夹杂

着背景中各种“无意义”的噪音一起表

现出来。

在与后来长期合作的录音室和混

音师张阳首次合作时，贾樟柯和张阳

跑遍了汾阳街道上，采集那些大街小

巷的店铺放出的音乐声。这些声音在

采集之后在后期重新编辑，在影片中

描绘出一个风格硬朗、颇具质感、乱中

有序的音响世界，在听觉感官上补充

了特定场景的画面感。其中一部讲述

一九七九汾阳县文工团一群年轻人不

自知地处在时代洪流中，在日常的恋

爱与生活中慢慢体味人生的故事。在

影片开头，崔明亮、尹瑞娟、张军等年

轻人在一起排演诗朗诵《风流歌》，电

影在表现日常街头情景时频繁出现各

种山西地方戏剧：崔明亮与家人吃饭

时与其他市民一样喜欢听戏、榆次矿

区的女性喜欢晋剧，平遥古城的老戏

台也在为为中外游客上演杨家戏。这

些戏曲声勾勒出 70 年代末期山西人

的生活习惯。影片中段，从广州归来

的张军带回了邓丽君的音乐、红棉牌

吉它与象征城市化生活的明信片，崔

明亮很快便迷上了弹吉它，戏曲声也

不再那么频繁地出现。在片尾，文工

团排演了一台轻音乐节目，崔明亮在

某村庄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充满激情地

弹奏起摇滚乐，还模仿明星与台下人

握手，但台下的听众只有零散的几个

农民；已经留起长发的张军则等待吃

一碗刀削面。此时在乡村中不合时宜

地想起的摇滚乐没有营造出热闹的氛

围，反而反映出一种城乡文化差距拉

大后都市文化的尴尬处境，也为文工

团几位年轻人理想遭遇挫折的近况渲

染出丰富的意境，让故事更加具有感

染力。滚滚而去的黄河、张军在黄河

边减去象征青春放荡不羁的长发，配

合音乐声，使得画面更加富有节奏感，

二者相辅相成。

在《山河故人》中，贾樟柯故技重

施。以有源音乐的混剪和调制表现出

了80年代熙熙攘攘的汾阳大街，男女

主人公就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热情盲目

的爱情故事。此时电影中的有源音乐

运用隐喻的方法展现了汾阳小县城在

听觉上的独特质感，配合充满怀旧胶

片风格的画面，有效增强了影片的表

现力。这不仅使电影本体发挥魅力，

而且在画面信息之外赋予了影片更加

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价值。在第五

代的形式主义美学之后，中国电影声

音普遍要求对白清晰、层次分明，贾樟

柯大量使用有源音乐的概念以近乎原

生态的声音关注着社会急剧变革时期

的人物生活原型。熙熙攘攘的人群

中，收录机、电视机中的音乐声、手机

铃声和彩铃的音乐、方兴未艾的音像

店音乐、街头小商铺和舞厅播放的舞

曲，都可贵地展现出在改革洪流中漂

流的底层中国最真实的日常生存状

态。贾樟柯电影中使用的有源音乐，

本身已经能构成一部中国小城镇的文

化发展史与流行音乐史。

主题音乐：人物情感的

纽带与表意空间的扩展

主题音乐往往表达艺术作品主题

思想，在电影中往往映射主要人物命

运、以不同的变奏贯穿始终，连接其不

同的时间和场景，从听觉上唤起观众

听到这一的声音时的记忆与情感，记

录和反映影片中现实的结构变迁。一

般来说，一部电影只有一到两首主题

音乐。贾樟柯对主题音乐的偏好与使

用具有明显的作者风格，他以主题音

乐的反复出现替代主人公的对白或独

白，在情感充沛、主人公却默默无言的

时刻，营造一种深刻的感情氛围与人

生感悟。

在以北京世界公园与中国全球化

进程为背景的早期影片《世界》中，俄

罗斯女孩安娜歌唱的《乌兰巴托的夜》

成为表现主人公们心意的重要符号。

乡下女孩赵小桃是世界公园中一名普

通的打工者，她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欢

迎和取悦游客的工作，内心却在对男

友的想念中逐渐荒芜。此时，从俄罗

斯来到中国的安娜成为赵小桃羡慕的

对象。安娜为了挣钱去乌兰巴托看姐

姐来中国打工，也在思念着姐姐和故

乡；而赵小桃的男友此时正在真正的

乌兰巴托打工。一首《乌兰巴托的

夜》，令两个远离亲人与故乡的人结下

缘分。这首歌曲本身是蒙古族的思乡

情歌，在影片中由贾樟柯重新填词，

“穿越旷野的风啊/慢些走/我用沉默

告诉/我醉了酒/飘向远方的云啊/慢

些走/我用奔跑告诉/我不回头”的歌

词在惆怅悲凉的曲调中呼应着小桃、

安娜、小桃男友、安娜姐姐等人物，在

万花筒般的世界表象中为无处归依的

“飘一代”提供了心灵暂时的居所。《山

河故人》中的舞曲《Go west》也起到了

连接情节的作用，勾勒出沈涛一代人

的生命轨迹。这首歌曲发行于 1979

年，在 90 年代流行于世界，也成为中

国小镇舞厅中的必备曲目。在张晋生

结束婚姻之后，沈涛为了让儿子获得

更好的教育条件，让他“去西方”，长期

孤独地生活着。在影片结尾，为他乡

的儿子准备了麦穗饺子的沈涛在雪地

里独自起舞，表达了她对青春年少时

的怅惘，也以一种五味杂陈的现实感

触，极大地扩展了电影的文本意蕴和

表意空间。

（作者系韩国加图立大学公演艺

术文化系音乐专业在读博士；廊坊师

范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


